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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上几乎没睡着
有种‘枕戈待旦’的兴奋”

指挥组、直播组、报道组、技术
组，出镜记者、文字记者、摄像记者、
摄影记者、航拍记者、技术人员……
此次全媒体联动的现场直播，株洲
报业传媒集团奔赴现场的工作人员
就达近20人。后方，全媒体指挥中
心的大屏幕前，株洲日报社党组书
记、社长赵先辉亲自坐镇指挥，12个
直播平台的相关人员严阵以待。

“因为是第一次做直播，而且
还要在 12 个平台同时直播两套节
目，经验是我们最欠缺的，所以我
们将大部分工作都做在了前面。”
负责现场指挥的刘飞黄称，此次直
播涉及的部门多，人员多，很多参
与直播的工作人员，还是第一次见
面，大家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融合，并形成合力，是此次直播能
否成功的关键。

协调会、碰头会、现场踩点……
直播前一天的下午，所有参与直播
的现场工作人员全数赶到活动现
场，确定机位、安装设备、测试平台。

主机位的底座不稳，画面抖动
厉害；音频输入效果不行；现场网
络不稳定；视频线太短，移动机位
活动范围受限……问题一个个冒
出来，也一个个被解决。

“回到报社，已是晚上 9 点多
了，我们又预演各个环节，尝试直
播连线。”出镜记者成姣兰同时还
负责着株洲晚报微信公众号的管
理，她说，当天直到晚上11点才结
束准备工作。

技术组的李雨声，当晚则一直
忙碌到凌晨，“因担心各平台的直
播链接有误，回到报社后我又与每
个平台的负责人员将链接全部核
实了一遍。”

“连日的奋战，人很疲惫，但直
播前一天晚上我几乎没睡着，有种

‘枕戈待旦’的兴奋。”刘飞黄说。

无人机航拍、对讲机调度、指挥中心视频连线……

引爆株洲的“大片”，这样炼成！
10 月 1 日上午，位于芦淞区

白关镇的花田半开园。现场人山
人海，最打眼的是株洲报业传媒
集团（株洲日报社）的现场直播，
这也是株洲纸媒首次介入视频现
场直播。而这部无人机航拍、对
讲机调度、指挥中心视频连线的
新闻“大片儿”，当天的观众就达
到了107604人次。

此次现场直播报道，株洲报
业传媒集团派出了最豪华的阵
营：《株洲日报》《株洲晚报》2张报
纸，株洲日报、株洲晚报、株洲网、
株洲新闻网、株洲发布、株洲发
行、i株洲、晚报红娘、株洲妹坨、
校园记者等10个微信公众号，株
洲网、株洲新闻网 2 个 PC 端，以
视频、图片、文字等多种形式，全
方位、多角度呈献开园盛况。

网友小壁花：直播花
田半开园，一半工作，一半
生活，想去！

网友陌上花开：航拍
花海，真的好浪漫。

市民易先生：第一次
看株洲日报社的新闻直
播，点赞，期待以后的大型
报道能看到更多株洲本土
媒体的视频直播。

记者手记
“速度与激情”

如果把新闻比喻成菜
品，那么有些新闻食材适合
精雕细琢、反复蒸煮成精致
的“私房大餐”；有些新闻素
材则适合现场开片、热锅快
炒，制作成“鲜味小点”。

株洲报业传媒集团从
传统媒体到全媒体的新尝
试，丰富了新闻报道形式的
多样性，让记者的“新闻厨
艺”有了更多元的施展空
间。当新闻从纸上跳出来，
当观众看到的就是正在发
生的，这是从内容到形式让
新闻更“新”的跨越。

在株洲报业传媒集团
的首次新闻直播现场，我
感觉到了一种紧张与兴奋
的“心跳”，这是我作为一
名记者燃起的全新的新闻
激情；而我们的首次新闻
直播有超过十万人在线观
看，则让我感觉触碰到了
读者的“心跳”。在新闻现
场，一切没有预演，有太多
的挑战等着我们，但我们
愿让变革注入新的活力，
让新闻更激情！（记者 胡
婉玲 刘震 文/图）

●无人机
“用无人机直播新闻还是‘头一遭’”

直播组唐剑华：以前操作过无人机航拍，但用无人机直播新闻
还是“头一遭”。无人机航拍在新闻报道中，可以帮观众打开“上帝
视角”，拍摄区域大，可以全景观看，但用无人机现场直播有不少
难点，现场电线杆多，人也多，所以事前观察“排点”很重要，后续
的操作技术要求也高。这次直播中，为了保证安全，无人机只进行
了拉升和平移拍摄，以后的新闻直播，将尝试无人机穿越、速移拍

摄，让视觉效果更好。

●2个固定机位
“那一个多小时，我感觉自己像狙击手”

直播组曾辉：我负责的固定机位正对着主舞台，因镜头要与主
舞台一样高，所以只能将机器架在近一米高的桌子上。可这也
带来了一个问题，站在桌子上的我不能随意移动，否则拍摄出来
的画面就会抖动。在人山人海的现场，顶着大太阳，还要保证
拍摄出来的画面始终“稳定”，真的挺难。我就将所有的注意力
专注于镜头，只有专注才能忘记周围吵闹的环境，抓到最好的镜
头。那一个多小时，我感觉自己有点像“狙击手”。

●2个移动机位
这是需多机位切换的大阵仗

直播组苏旖：虽然我以前做过直播，但那只是一个固定机位就可
以完成的直播，像这样需多机位切换的大阵仗，还真没经历过。现

场2个移动机位、2个固定机位，还有航拍机，都是通过对讲机听
导播台的指挥，拍摄导播需要的画面。作为移动机位，我不仅要
拍舞台上的活动，还要拍观众、抽奖现场、领奖现场等，拍摄的
角度和对象更多。

这次直播对摄影记者也是一次考验。“这次全媒体融合，需
要海量的图片和视频。”摄影记者刘震说，当天上午，花海、游人、

现场活动、忙碌的工作人员，都成了他拍摄的对象。

●指挥中心
直播当天，社领导坐镇“中央厨房”指挥调度

高2.1米、长6米的液晶大屏幕，弧形办公桌上摆放着内设摄像头
的电脑，指挥席上一线摆开的麦克风……直播当天，社领导坐镇“中
央厨房”——全媒体指挥中心，通过与现场工作人员的手机视频连
线，对现场直播进行调度。

同时，海量的现场图文、视频不断汇集到这里，12个直播平台的
相关工作人员在完成直播的同时，还将这些素材整理、编辑，再加工
成形态各异的新闻大餐，真正实现“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样传播”。

开机前 直播中 直播后

▲参加转播的记者合影

▲无人机机位

▲记者与后方
联系实时手机
报道

▲出镜记者在
口播

杀鸡滴血、以狗下咒……

细数中外体育圈的那些开坛作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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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超河南建业对阵山东鲁能的比赛开打
前，球场上出现了一场 10 余名道长“作法”为河南
建业祈福的活动。据称，该活动是主场球迷在未经
允许的情况下擅自组织。

中国足协随后发表声明，称在球场进行此种活
动，“既不恰当，更不符合职业足球的形象”，相关俱
乐部将被约谈。

在中外体育界，请大师来“开坛作法”，有着悠
久的历史。

赛前去庙里上香，祈求好成绩

运动员在比赛前进行祈福活动，以求取胜，是
体育界的常见现象。

比如，中国足球早在甲级联赛时代，就流行赛
前去寺庙祈福。据媒体的公开报道，1999年甲A联
赛第一轮比赛前，重庆隆鑫的主教练李章洙曾率队
员们到华岩寺进香。2000年，甲A第一循环最后一
战，对战厦门队前，重庆隆鑫的助理教练徐涛又和
一名重庆记者，到厦门的一个寺庙拜佛，祈求好运。

再比如，2015年男篮亚锦赛前，中国男篮特意
前往普陀山拜佛，祈求佛祖保佑。CBA2007-2008
年赛季，在对阵江苏队前，辽宁队主教练郭士强在
南方遭遇大雪，交通几乎瘫痪的情况下，依旧驱车
前往寒山寺祈福，路上险些遭遇车祸。广东等队队
员赛前也喜欢结伴去灵隐寺拜佛许愿——灵隐寺
之所以被篮球运动员推崇，据说是因为当初姚明到
灵隐寺求子不久，生下了女儿姚沁蕾。

这些其实都可算人之常情。类似的做法，在国
外体育界也很常见。

比如，2014 年 9 月，英超球队莱切斯特城和曼
联比赛前，其泰国老板维察请来几位高僧，为球队
做法祈福，最终莱切斯特城5:3击败曼联。在这次
比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莱切斯特城球员大卫·纽
根特和杰米·瓦尔迪，在赛后都戴上了佛珠。主教
练尼格尔·皮尔森对记者说，“我真的欢迎高僧们每
周都能来到球场。”维察除了多次请泰国高僧到球
场助阵外，还曾请全队到泰国参观著名的寺庙、藏
经楼。

国少队请来“大师”玩五行相克

再“高端”一些的做法，是用五行相克之类的原
理来“指导”体育比赛。

比如，2006年，中国“国少队”随队的一位足协
管理人员不仅自己每天烧香拜佛，还请了一位“大
师”，在每次赛前掐算运程。他特意点了一盏长明
灯，预示球队一片光明。在中国队和朝鲜队进行八
强赛之前，本来中国队抽中的是白色上衣和短裤的
主队服，但这位足协管理人员提出，朝鲜队身着红
色，中国队应该在着装中增加红色，才比较吉利，因
为“大师”指点，按五行原理，红色克白色。中国队
不得不临时去找红色球袜，让队员们差点都没袜子
穿。结果，中国仍败于朝鲜，无缘“世少赛”。

再比如，2015 年 8 月，广东富力迎战江苏舜天
前，曾请大师在越秀山体育场“做法”，结果真的踢
赢了比赛。事后，知情者对记者表示，“做法”仅仅
是为“转转运气”，“富力将做法的时间点放在舜天
赛前纯属巧合，因为‘做法’的时间完全是大师定
的，而这个时间正好是富力迎战舜天的当天上午。”
2017年，广东富力还听从大师建议，把主场越秀山
体育场的坐椅全部由蓝色刷成金色，据说因为越秀
山属土，和金色坐椅一起，才符合“土生金”。

杀鸡绕着大巴滴血
用狗诅咒C罗

中国体育界的“作法祈福”，也不
乏带有强烈观感刺激的项目。比如，

《星耀中超》节目第19期中，据足球运
动员刘越爆料：

“我那时候记得九十年代，当时叫
甲B的时候，甲A甲B嘛，西南有一支
球队的主场，每一个主场从基地走之
前，要杀一只鸡，然后围着大巴滴一圈
血，然后扔在那儿，大巴呢，从上面开
过去，出门。后来，就说呢，一到比赛
主场的时候，周围村庄的鸡都跑了。”

这种“杀鸡滴血”的残忍行为，究
竟被赋予了怎样的“神秘功用”，旁人
无从得知。不过，类似行为，并非国人
专利。

比如，非洲和南美足球队，以善用
巫术著称。1982 年世界杯中，秘鲁队
对阵喀麦隆队，秘鲁巫师搜集了喀麦
隆教练和球员的照片，在上面洒上鸡
血，并施以咒语；同时据说喀麦隆队也
动用了巫术。这场比赛打成 0：0 平
手。

再比如，2014年世界杯前，加纳的
一个著名巫师声称，他已施展法术，让
C罗无法在加纳对葡萄牙的比赛中出
场。他说，“我知道C罗的伤病是咋回
事，是我在整他。上周我找了四条狗，
然后把它们做成了特殊的精灵。4个
月前我就说过，我会凶狠地整蛊C罗，
让他无法参加世界杯，或者至少阻止
他参加对加纳的比赛。而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他受伤。”巫师还说，“C罗的伤
病是任何医生都治不好的，他们永远
都找不到他受伤的原因，因为那是一
种魔咒。今天他膝部受伤，明天他大
腿受伤，后天他别的部位会受伤。”不
过，事与愿违，C 罗还是凭借伤腿，在
比赛中打进一球。

常规做法

高端做法

残忍做法 讨彩头

吃日本料理，求“料理日本队”

相比于上述种种，“讨彩头”因为操作
便捷，在体育界更为普遍。许多球队、运
动员乃至教练，都喜欢在赛前借助某些外
在事物来强化自己的运势。

比如，徐根宝执教上海申花队时，对
于如何选择入住宾馆楼层、比赛前一天
聊什么话题，都有规定。徐根宝本人很
喜欢穿一双“幸运布鞋”。前国足主教练
朱广沪据说是“霹雳火”命，五行缺水，于
是他常年穿一件代表水元素的黑色衬
衣。2010 年女足亚洲杯上，中国队和日
本队比赛前，特意吃了日本料理，“希望
借助谐音，在比赛中把日本队给料理
了”。可惜事与愿违，中国还是败给了日
本。

类似“吃死对方”的讨彩头模式，也
非中国体育界所独有。比如，1962 年世
界杯时，东道主智利为了在小组赛击败
瑞士和意大利，要求队员要赛前吃芝士
（代表瑞士）和薄饼（代表意大利）；对决
苏联前，则要求队员喝下少量伏特加（代
表苏联）。智利果然好运连连，先后击败
瑞士、意大利和苏联等国，晋身四强。在
半决赛和巴西的比赛前，智利队员照例
也喝了象征巴西的咖啡，但魔法这一次
未能奏效，败给了实力强劲的巴西。智
利在这届世界杯上获得了季军。

与“讨彩头”相伴而生的，是关于“触
霉头”的禁忌。比如，中国球坛曾有一条
共识，就是女人不能出现在球队大巴上。
每逢比赛，男记者可以坐大巴车和球队一
起到体育场，但女记者必须自行前往。据

《球报》2000年08月14日的一篇报道，当
年甲A联赛时，“隆鑫队助理教练徐涛9岁
的女儿因在昆明读书，那几天都与她爸爸
在一起。但比赛那天下午，徐涛却不让他
女儿乘队里的大巴去赛场，而是委托记者

‘打的’带她女儿去赛场，因为他女儿是一
个女人，哪怕她只有9岁。”

(本报综合）

▲河南建业球迷组织的祈福活动


